
编辑：顾遐 美编：刘玉容 校对：曹云 组版：蒋培荣

2024年11月16日 星期六A3 江海文学

晚霞（小说）

□田耀东

AI绘图

写给中市街牌坊（组诗）

□袁人

搬经颂歌
□王嘉祥

乌云下挣扎生长的苦菜花，
养活了苦难的搬经人；
那难以下咽的观音土，
留住了他们生命的根。

千年银杏树伟岸的身躯，
是搬经人倔强的身影；
当年岳飞拴马的老槐树，
成了搬经儿女“精忠报国”的

史证。

崇军尚武，将星闪耀，
镇国将军喜望金戈铁马有来人：
尊师重教，文星璀璨，
古镇饮誉文坛的作家蔚然

成群。

勒紧裤带一年一年削高沙、治
穷根，

咬紧牙关一茬一茬旱改水、积
粮囤；

大运河，古长城，
红旗渠，坎儿沟，
又怎能忘搬经人顽强的战高

沙精神！

红十四军血染的土地上，
新时代的战斗号角催人奋进；
有理想有知识的新一代，
是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的生

力军。

推独轮车的搬经男人老实
本分，

改革春风吹得他们离土又

离村：
如今，留在城里的当上了大国

工匠，
回乡创业的成了乡亲们致富

带头人。

相夫、教子、守家门，
栽桑、养蚕、喂鹌鹑；
淳朴、善良、隐忍的搬经女人，
蝶变为红色土地上的绿色娘

子军！

搬经百岁老人又多又年轻，
他 （她） 们共念一本无字长

寿经：
粯子粥、米打底，一喝喝到九

十几，
萝卜条、嘎嘣脆，一嚼嚼到一

百岁。

焦港清凌凌的河水日夜静静
地流，

滋养着憨厚朴实的搬经人；
那金色的稻穗、绿色的麦浪，
是他们苦水和汗水的结晶。

一群群游客驾车奔古镇，
农家乐、地三鲜、西乡情韵；
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抵不上搬经猪头肉馋煞人。
一车车鲜嫩的瓜果蔬菜，

激活了都市人的搬经情；
天南地北熟悉的如西乡音，
成了《红旗颂》最美的和声！

离开生我养我的如皋市搬经镇白菓池村，已整整62年，
这期间，虽然也曾多次回过家，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
匆”。今年，应邀为某家杂志做专访，先后11次去搬经镇，接
触到各方人士，走访了企业、农庄；乡贤、达人，一个鲜活的搬
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感动之余，写下颂歌，以敬父老
乡亲和各方友人。 ——题记

◎范公
海潮侵袭
你的心中浊浪滔天一派狼藉
听见哀号时
看见流亡时
栉风沐雨的你
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堤绵延
你的心中风过林梢一片安逸
听见呼唤时
看见回归时
挥毫泼墨的你
后天下之乐而乐

海潮涨落煮盐无碍
沧海给厚爱
范堤护佑稼穑无恙
家园入梦乡

◎忠节流芳
大丈夫奋身为国，
老死蓬蒿心不甘。
缪思恭，字德谦，
肇始衙门当差办，
赫赫功勋平战乱，
说服九四威名扬。
屡次出征复大元，
南湖诗吐衷肠，
忧国忧民想回天。
官一任福一方，
兴学校劝农桑，
百废俱兴。
百姓千里送，
山河晏。

大丈夫舍利为义，
冒死赴险仁成全。
缪思敬，字德中，
德才兼备声名远，
携手兄长平战乱，

不屈不挠贼子惮。
英雄豪杰得举荐，
耿直人多意见，
忧国忧民想回天。
遭贬官遇流放，
离家园守边关，
此生无怨。
后人世代念，
岁月转。

噢，缪氏二贤。
噢，缪氏二贤。
我掩卷长叹，长叹！
忠节流芳，
让我无为时勤勉。
忠节流芳，
让我贪婪时清廉。
忠节流芳，
让我懦弱时倔强。

◎望重南州
居庙堂之高，你为臣子标杆；
处江湖之远，你为乡民模范。
我的眼穿过云烟，
找寻你，
注视你。

啊，一眼望千年的尚书坊！
望重南州，
爱流传，
温暖了人间。

居庙堂之高，你为苍生挂牵；
处江湖之远，你为德慧忧患。
我的心穿过云烟，
靠近你，感怀你。

啊，一眼望千年的尚书坊！
望重南州，
爱流传，
温暖了人间。

一棵针叶松（散文）

□倪正平

所有的色彩中，我最敬畏蓝色，没
有缘由。

小时候活得糙得很，春天里挑猪
草，几乎见草就赶尽杀绝。唯有一种开
着米粒般蓝花的野草，让我望而却步。
周围都是乱蓬蓬的蒿子，大大咧咧的灰
灰菜之类，而那一点蓝，点点蓝，淡淡
蓝，有些摄人心魄，有些惊人魂魄。我
有种“此物本应天上有”的错觉，定以为
那是七仙女从仙境误落凡尘。

十来岁时，父亲不知从哪里移栽了
一棵蝴蝶花，长长的叶子，肆意地伸展
着，一片碧绿的生机。不知何日，它突
然从叶片丛中抽取出一根花穗，直愣愣
地擎举着。隔不久，一朵蝴蝶翩然在风
中起舞，而且是蓝色的。我惊呆了，为
它蝴蝶展翅般的花形，毛絮絮的淡紫色
的花蕊，更为它蓝茵茵的花瓣。早就听
烂了《花儿为什么这么红》的歌曲，早就
厌倦了蔷薇、栀子花的白，有一种蓝色
的花儿精灵一样撞入眼帘，我忽然觉得
气息都乱了，像是被某种东西狠狠击中

了心脏。
那时我无法科学地解读缘由，只是

在一本杂志看到这样一种说法：蓝色给
人安详，平静的感觉，能止躁抑狂。我
当时就天马行空，揣测精神病院墙壁上
都刷上了蓝色的油漆。每次听到电影
《小二黑结婚》的主题曲“清粼粼的水
来，蓝格莹莹的天……”时，我似乎整个
人酥了，就如刘鹗听王小玉唱书一样
——“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
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
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
个毛孔不畅快”。“蓝莹莹”是什么样的
蓝？跟“蓝盈盈”“蓝莹莹”有何色彩差
异？这些我都不得而知，我只能意会成
是天空的蓝，纯粹的蓝，也许是我从没
见过的大海的蓝，沁人心脾的蓝。

上世纪80年代，在村里唯一的一
台电视机里，我第一次感戚于别人的爱
情故事，第一次知晓了有一种花叫“勿
忘我”。哦，那是怎样的一种蓝呀，有些
高冷，有些清幽。五枚蓝色花瓣平展，

星状白线条中央缀着黄色的花蕊。当
帅气的男孩抱着一大束拥拥簇簇的“勿
忘我”献给女孩时，我禁不住喉头哽咽，
泪水横流，像是自己第一次拥有了爱
情。“勿忘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上
帝给所有的花朵命名完成的时候，一朵
没有被命名的小花叫道：“哦，我的上
帝，请不要忘记我。”于是上帝欣然回答：

“这就是你的名字。”“勿忘我”的花语是
“永恒的爱”，意味着爱情像天空和大海
一样永久。这让我想起了《泰坦尼克号》
中的定情之物——“海洋之心”，一颗鲜
艳的深蓝色的透明钻石。我惊叹于导演
的匠心，我不知道除了蓝色，还有什么能
够承载这样厚重的爱情和忧伤。

蓝色的英语是“blue”，但只要加一
个“s”，它立刻就有了新的含义——

“blues”，中文名字叫“蓝调”，或者是谐
音的“布鲁斯”。第一次听“蓝调”，我错
乱了以往音乐抒情的审美定位。像是
自言自语，又像是泣不成声，一种从心
底流淌的忧伤没有任何调式一般就宣

泄了出来。老钱的《今天我疯了》，张岭
的《喝酒》，尤其是高泽深的《二叔》，都
让我沉陷，迷醉。我单曲循环着“低头
一条路，回身道道梁，要是哪天有个三
长两短，腿一伸，眼一闭，一首小曲落在
后山……”多少生的难死的痛都在这哽
咽中，多少挣扎与牵挂都在这无尽的哭
诉中。“歌以言情”，蓝调传达着低调、忧
伤、抑郁的情绪，这与其起源于过去美
国黑人奴隶的灵魂乐有关。蓝调乐句
起初会给人们一种紧张、哭诉、无助的
感觉，然后接着的乐句便像是在安慰、
纾解受苦的人。就好像是受苦的人在
向上帝哭诉，而其后又得到上帝的安慰
与响应！多少艰难与不公正似乎都在
倾诉中风轻云淡了，只剩下蓝色的忧伤
在缓缓氤氲。

我喜欢蓝色，如果你不理解，你只是
不理解我的忧郁与悲伤。如果你爱我，
就送我一朵蓝色妖姬，因为它的花语是

“相守是一种承诺”，因为它代表着不管
任何外因内因都要安于一生的宿命。

灵魂蓝色（散文）

□陈凤兰

伍谷丰从镇文化站退休，75岁，精
神矍铄，仍人称老帅哥。

高明从镇卫生院退休又返聘，做了
半辈子B超，眼睛也像B超，看人看事
穿皮透骨，七十多岁了，看小字不戴眼
镜。每年的老年体检，他四点半起床，
忙到上午十点，下午还有预约。

赵宝73岁，瘦高像芦柴，小学与高
明同班。高明长得矮，赵宝就喊他小
明。赵宝从小就见老，老了也不过头发
白一点。

赵宝和伍谷丰在乡小学代课就认
识了，伍谷丰教四年级语文，赵宝教五
年级语文。伍谷丰能写能唱，赵宝能写
能画。伍谷丰调到乡文化站，不久便转
正了。赵宝嫌代课工资低，辞职搞个
体，办了个芝麻大的企业。企业倒闭
后，做泥水匠、做水电工、办学前培训
班，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竟然干得
有模有样。后来被老年大学聘去，每周
为老人上一节课。

伍谷丰碰到赵宝，嗨！赵老师！赵
宝还一句，嗨！伍主任！高明从对面走
过来说，一对活宝，天天吵！

伍谷丰与赵宝经常去麻烦高明（做
B超前是全科医生），量血压啦，扎个针
啦，用探测器在肚皮上拖一拖啦，赵宝
把那机器叫作“拖布”。小明，替我肚皮
上拖一拖。高明把检查床的一次性床
单换一张新的，赵宝躺上去，高明用润
滑剂在赵宝的肚皮上抹一抹，把探测器
从左滑到右，从上滑到下，仔仔细细，全

神贯注，然后在赵宝的屁股上猛拍一记
说，你这家伙，去年二十，今年十八！赵
宝开心得咧开嘴笑起来。轮到伍谷丰
了，高明说，轻度脂肪肝。赵宝说，还是
当官油水足。

赵宝老婆去世那年，伍谷丰和高明
用旧桑塔纳车载着赵宝到处转悠，晚
上把他夹在中间散步，一面走一面相
互挤怼、揭短，聊些年轻时的丑事。
半年后，赵宝恢复了睡眠，又能去上
课了。

第二年，伍谷丰女人住院，转了几
家医院都查不到病根，最后转到大城市
去了，这一去就是大半年。伍谷丰的体
重从150斤减到110斤，眼睛凹下去，
血压升起来，开始吃降血糖药。赵宝和
高明天天给伍谷丰发微信、发段子：有
时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有时是海鸥在沙
滩上飞翔，有时是曾经垂钓的小河边。
伍谷丰回复说，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向
好。赵宝、高明说，钱不够，我俩都准备
了。伍谷丰说，有医保，我平时也稍有
积蓄，够了！两人要去看他们，伍谷丰
也不说医院名。

赵宝任教的老年大学有懂《易经》
的同学，给伍谷丰的妻子算了一卦。赵
宝在微信上对伍谷丰说，你妻子活到九
十九，清明后就过关。高明对赵宝说，
你宣传迷信，尽扯淡！说完高明就发微
信给伍谷丰说，《易经》很有道理的。发
完朝赵宝眨眼呲牙。清明节后，伍谷丰
和妻子平安到家，伍谷丰蜕了一层壳，

偌大的个子，像个猴精。赵宝和高明夹
着他去钓鱼，去散步，去新开张的烧烤
店剥龙虾……整整三个月，伍谷丰脸颊
上才有了光彩，头发一染，“小伙子”又
精神起来。高明挤怼他说，别太漂亮
了，你看散步的老女人，都拿眼角瞟你
呢。伍谷丰回击说，狗嘴吐不出象牙！
高明用B超替他在肚皮上仔细地拖，
说，嗨！脂肪肝轻了。伍谷丰说，高明
就是高明啊！

又是一个黄昏，赵宝发微信给高
明：高先生！散步否？平时都是秒回
的，那天赵宝盯着手机五分钟没见回
音，便对伍谷丰说，小明不知忙啥，走！
去找他。本来相约在路口等的，今天两
人直奔高明家。

大门紧闭，打他电话忙音，夫妻俩
全不在家。赵宝说高明在医院里忙
吧。伍谷丰遂拨通院长电话，院长曾是
他的学生。院长说，我们正在路上，高
主任的儿子车祸，没了……

天塌了。赵宝、伍谷丰面面相觑，
像一对呆木鸡。然后醒过神来，一起向
医院奔去。

高明服两粒安眠药，眼睛仍一夜睁
到天亮。院长给高明安排了活络班头，
让他既不闲着，也不累着，在工作中解
脱痛苦。

伍谷丰麻烦高明的事忽然多了，他
妻子的化验指标时高时低，缠着高明叫
他想办法、出点子。赵宝则一个劲地夸
赞高明妻子待高明真好，把他疼爱得像

个孩子。又说自己这两天腰酸背痛的，
吵着叫高明用“拖布”把他周身拖一
拖。说，哪像你有妻子疼着，老夫老妻
就是有依靠。

三人每天散步都走得精疲力尽，走
得高明的眼皮合拢来，然后把他夹回
家，扔在床上。

伍谷丰妻子问高明妻子，高明安眠
药还在吃吗？高明妻子说，现在吃一片
就能睡着了。

一个月后，伍谷丰让妻子外出散散
心，她仍然不能多走路，适宜坐邮轮游
三峡，吃住在船上。但他还是不放心，
定要叫上高明夫妻俩和赵宝一起陪着
去。伍谷丰说，医生随身带，还有赵宝
这小子做勤务，嗨！

来回七八天，高明带着听诊器、急
救包，拖个廿六寸箱子。伍谷丰扶着妻
子，高明的妻子帮着搀扶。赵宝拖个廿
八寸大箱子，自嘲是“沙和尚”，只是缺
一根扁担。一行人登山涉水，崇山峻
岭、茂林修竹，相扶相携，高明更是一路
担起医生职责，随时照看全队人马。到
家时，高明骂道，你们两个坏东西，把我
累坏了。到家的那天晚上，果然一觉睡
到大天亮。

院长电告伍老师，高主任状态正常
了，你们用了什么方法？

伍谷丰、赵宝才长舒了一口气。
三人依然天天散步，村路的尽

头是一望无际的麦地，晚霞映照在
小路上。

它是那样寻常，又是那般忠诚。每
次回乡间老家，它都毫无例外地挺立在
那里，迎接我，从不失约。

变化是乡下老家的常态。有时，事
先没联系就直接回去，父母却有事外出
了，那就扑了个空，甚至被关在门外；
有时，上次回去时还活蹦乱跳的鸡鸭
鹅羊会从棚里消失，或被卖了，或被宰
了，或挣脱了棚栏的阻挡，外出游荡去
了；宅前宅后的一畦畦菜地也会经常
变换景致，被父母布排得艺术品一般
的方块、条块里，满载的青菜会退潮般
变少，绿油油的油菜会变成金黄色，原
本铺满低矮蔬菜的地方会突然竖起由
木条、芦头扎成的架子，上面挂着丝
瓜、扁豆、豇豆……与之相比，无论我何
时回去，那棵规模较大（顶盖足有三十
来平方米）的针叶松和几间老屋一样，
始终守候，且一成不变。

是的，一成不变。我记忆里已没有
了它年幼时的模样。它肯定不是长这
么大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肯定有幼
苗时期，树干细微，身材矮小，像园艺师
手下的盆景。但我脑海里留存的就只
剩下现在的样子：像把撑开的巨伞，像

高耸的屋脊，四季常青，偶有枯枝夹杂
其中。

因为没有变化，它在我眼里显得太
寻常了，就像江海大地上随处可见的榉
树、楝树、樟树一样普通，直到有一天，
两个外乡人来到这棵针叶松树下。

外乡人自称从北边一个乡镇过来，
听人说这里有一棵大型针叶松，便慕名
前来，想采集些针叶。他们请求似的语
气和神态把我及父母搞蒙了：就是棵平
平常常的松树，针叶多得数不清，你们
需要就采呗。两人谢过，开始小心翼
翼、如获至宝地从边缘垂下、够得着的
树枝上采集，边采边介绍起针叶的药用
来，说是把它洗净熬汤喝，有祛风燥湿、
降血脂、安神、活血消肿等功效。我们
听得云里雾里，这树站在这里四十年
了，我们咋不知道这寻常的针叶还有这
些药用功能。我疑惑地问：这树到处都
有，有这么稀奇吗？来人又科普般地讲
开了：针叶松通常生长在高纬度、高海
拔、环境严酷的山地，在海门很少见的，
他们以前都去外地山区找这针叶。他
们这么一说，我才发觉在附近，在这片
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真还没从别处看到

过类似的树种。
家人对那棵针叶松的感觉，没有因

这次外地人的拜访而变得高贵一些，只
是找了几根毛竹，把最外侧的树枝撑
住，以防因重力导致它进一步下垂，或
被积雪压折，被大风刮断。这棵老松曾
被雪压折过一次，树干靠南侧原来还有
一分枝，有一年下大雪，因针叶太密，雪
全堆积在上面，也许这分枝向外伸展得
太远了，承受不住便折了，几经抢救也
没恢复生机。父亲后来把这分枝锯了
下来，不然，树顶的规模要比现在的还
要大出四分之一。

树大招风，除被寻药人相中，它还
被不少树探瞄准，隔三岔五就有人上门
求购，价码开到一万元以上。父亲说，
这树好端端地长了四十年，保宅上风调
雨顺，保家里人丁兴旺，我们不卖。母
亲说，这树和我们朝夕相处，与家人一
般，有了感情，有了寄托，我们不买。要
我说，这树如今已成老宅的一部分，就
像这屋子、场心、菜地、“三棚”，不可或
缺，少了它，“乡”就不够完整，“愁”就无
处安放，肯定不能卖。

当然，也不全是感情上的牵绊，它

的实用功能也是杠杠的。在它下面，父
母请人建了个水池，接上自来水，边上
又打了口井，冬天用井水不凉，夏天用
自来水方便。而那棵针叶松恰似为其
盖了个天棚，人在下面，雨淋不着，日头
晒不着。其实屋里也是装了自来水的，
也有水池，但父母洗菜刷碗还是喜欢到
树下的水池里，他们说，在外面洗涮有
种自在、畅快的感觉，干活不累。

现在，每次回乡下宅上，我都要围
着针叶松的树冠转上几圈，从不同角度
欣赏它的伟岸与柔美，然后再站到它的
脚下，带着敬畏和崇拜仰头细观。我发
现，只有从这角度才能真正看出它的不
同凡响：树干顶上，密集的枝枝丫丫扭曲
着向外伸展，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网络，
将中心与最外沿连接；中间，粗大的树干
顶天立地，撑出一片乾坤。它还能给人
一种神奇的体验，站在树下，明明是铺天
盖地，却又不觉得压抑；明明自然天成，
却觉得是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

这就是老家的针叶松，它的生机和
灵性总能唤起我回家的冲动。那密密
麻麻的针叶，莫非就是一根根天线，向
远方传送着能量波，时时将我召唤？


